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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慧娟將自己在台中大坑的一棟房子命名「生命聊癒館」，作為台灣「死亡咖啡館」

的據點。圖╱郭慧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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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是 2011 年 2 月 1 日過世」，事隔多年，郭慧娟回首當時的慌亂、措

手不及，仍歷歷在目。 

那年 1 月底，郭父因肝指數上升住院，醫生判斷是小病評估 2 天就可出院，

「沒想到爸爸卻陷入昏迷」，郭慧娟憶述，醫生問「要不要插鼻胃管？」

她想起爸爸曾交代不要插管急救，「但是不插管他就走了！」經天人交戰，

她決定請醫生插管。 

插管後，郭父昏迷的狀況並未改善，郭慧娟和家人討論後跟醫生說：「就

順其自然吧！」簽下不施予心肺復甦術。郭父從病倒到離世不到 1 周。 



臨終無法重來 提早交待圓滿 

「生命這堂課真的很沉重、很難」，郭慧娟說，「我們很幸運，爸爸曾有

跟我談」。 

時間回到 2008，郭父當時 70 幾歲，有慢性病但還算健朗。郭慧娟說，每當

爸爸主動提起身後事，「我將來骨灰想要用撒的」，弟弟都馬上說：「不

要想那麼多啦，你會呷百二啦！」 

幾次之後，郭慧娟好奇「爸爸有話沒講完，要找機會問他」，怕尷尬，她

跟爸爸說，「我要做研究，你可以讓我訪談嗎？」父女坐下來開始聊了一

個半小時。 

郭父講希望的臨終醫療、期待的安葬方式，還說走的時候不想穿壽衣，想

穿某一套西裝，西裝放在某個櫃子裡...…郭慧娟才知道，原來爸爸都在想，

想得好清楚。 

3 年後，郭父送醫到離世，雖然過程慌亂，許多事需要短時間做判斷，但媽

媽與弟弟信任她，而她也明瞭父親想要什麼樣的生命尊嚴，「我們家幾乎

是沒有遺憾，非常圓滿」。 

活動談生論死 結合互動桌遊 

「爸爸是我做生死教育的導師」，回想起當年處理父親身後事，郭慧娟很

感恩。其實郭慧娟一直是國內「談生論死」領域的先驅。 

郭慧娟身兼內政部「現代國民喪禮」編撰委員、「現代國民婚禮」主筆、

殯喪業「禮儀師證照考試」教科書編撰，以及「台灣殯喪業資訊網」的總

編輯，是台灣的「禮俗權威」。 

長期關注並推動生死教育的她，2014 年從英國引進「死亡咖啡館」，力推

「我們一起聊死亡」，希望打破國人避諱談論死亡的禁忌，勇敢承擔生命

失落。5 年多來，辦了 300 多場活動，輔以自行研發的桌遊、戲劇，讓參與

者正面看待人生最後一哩路。 



圖說：死亡無法邊做邊學，學員學習坦然面對生命最後一哩路。 圖╱郭慧

娟提供 

捍衛生命尊嚴 身後事無禁忌 

引進生命咖啡館、從事生死教育 6、7 年，郭慧娟聽聞太多因為至親離世而

生的遺憾。 

有學員流淚跟她說，父母先後過世已經夠難過了，沒想到兄弟姊妹為了爭

產，從此不相往來，「爸媽沒了，連兄弟姊妹也沒了」，她因此得了憂鬱

症。「生命的功課很複雜」，郭慧娟感嘆，坦然面對可以降低許多遺憾。 

也有老人家跟郭慧娟說，到了一定年齡總是想著：「不知道會活到哪天？」

但無法跟家人談身後事，感到很孤單。 

郭慧娟表示，「人生到最後，我的孩子、家人可以陪伴我，知道我在想什

麼，該交代的都交代了，那種交代不純粹是『我說你執行』，而是你們懂

我，了解我想要的生命尊嚴、我對生命的態度」；談死亡不僅是為防止遺

憾，更是積極的帶來人生下半場的圓滿感受。 

學會善待自己 把握活在當下 

聆聽、處理「生死交錯時刻」的議題，預為死亡做準備，成為郭慧娟的生

活日常。對她來說，面對死亡，就是學習如何快樂活在當下。 



郭慧娟不久前開車載媽媽出遊，媽媽看見路邊有個市集，「看起來很有趣」，

她想要停車被媽媽阻止：「下次再來好了。」 

過陣子媽媽想起，「我們去找找」，結果開車繞了好多圈，怎麼都找不到，

郭慧娟說，生命有限，想吃的東西立刻去吃、想說的話要馬上去說，「我

不會等下一次，因為，很可能沒有下一次；因為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所

以要善待自己、善待身邊的人、樂於分享、重視每件想做的事」。 

「我以前不是這樣的人。不會，也不懂。」郭慧娟笑著說。改變台灣社會

「談生死」氛圍的同時，或許改變最深刻的是自己，她因此更認識生命、

更懂得珍惜。 

 

圖說：病主法上路後，郭慧娟和家人約好要一起去簽署「預立醫療決定」。

圖為郭慧娟（中）與母親、女兒合照。圖╱郭慧娟提供 

 



坦然正面態度 培訓種子教師 

「死亡咖啡館」活動 2010 年從英國開始，用一種坦然、正面態度討論生命

和死亡的話題，這個理念獲得世界各地響應。台灣在 2014 年引進後，這幾

年因應需求，台灣的形式持續成長變形。 

從一開始的單場分享活動，發展出工作坊、系列課程的其他面向，例如：

臨終關懷、悲傷輔導等，這兩年還導入桌遊與戲劇，做種子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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